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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紫颜色》是著名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的代表作。生态女性主义关注女性与自然的紧密联系，

并认为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同根同源，均来自于父权制和人类中心主义。文章

旨在通过对小说中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种种联系，以及二者从被压迫到反抗再到和解的过程进行分析解读，

以探究作家艾丽斯·沃克深刻的生态关怀和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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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or Purple” is the masterpiece of renowned African American female author Alice Walker. 
Ecofeminism focuses on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women and nature, arguing that man’s con-
trol over nature and male’s oppression and confinement of women share the same roots, both stem-
ming from patriarchy and anthropocentrism.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Alice Walker’s profound 
ecological concern and female consciousness by analyz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various 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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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women and nature in the novel,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oppression, resistance and recon-
ciliation of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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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是当代著名非裔美国女作家，行动主义者、妇女主义思想的践行者，以

及非洲流散妇女主义文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她的主要作品有《紫颜色》(The Color Purple, 1982)，《父亲

的微笑之光》(By the Light of My Father’s Smile, 1998)，《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前行》(The Way Forward Is with 
a Broken Heart, 2000)，《现在是敞开心扉之际》(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2004)。小说《紫颜

色》奠定了沃克在美国非裔女性文学史的地位，成为了她小说创作的巅峰作品。由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

电影《紫颜色》于 1985 年上映，这是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黑人为题材的电影。 
《紫颜色》是一部书信体小说，一共有 92 封信：包括西丽写给上帝的 55 封信，西丽写给妹妹耐蒂

的 15 封信以及耐蒂写给姐姐西丽的 22 封信。在这些信件中主要讲述了西丽、耐蒂、索菲亚和莎格等黑

人女性在性别和种族压迫下黑暗、痛苦、卑贱的生活，并塑造了西丽这样一个在这样的生活中挣扎着突

破外界和自我，从胆小懦弱走向成熟独立的黑人女性形象。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紫颜色》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物研究，学者们主要聚焦于西丽

这一人物的形象。2008 年，菲斯克·沙宁(Fiske Shanyn)认为西丽不断增强的自我意识和反抗意识取决于

她融入了一个支持她帮助她的朋友圈子以及分享故事，这两方面将破碎的生活拼凑成一个更强大的整体

[1]；2012 年，马春丽结合身体叙事的理论探讨了西丽所代表的南方黑人女性受到的规训和压迫以及自我

觉醒和抗争[2]。第二类是女性主义研究。2012 年，贾兴蓉解读了小说中蕴含的沃克本人所提出的妇女主

义思想[3]；2022 年，高希·舒文杜(Ghosh, Shuvendu)和卡普尔·曼宁德尔(Kapoor, Maninder)跳出了以往

对父权社会压迫女性的关注，转而分析了白人女权主义的操纵性，并将“新女性意识”理论应用到《紫

颜色》文本中，以明确减轻黑人女性痛苦的方式[4]。第三类是主题研究，学者们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

一是主人公西丽的个人成长和觉醒之路，二是黑人族群种族、性别和文化寻根的问题。2010 年，王冬梅

探究了小说中黑人女性对于其文化本源和女性传统的追寻和求索[5]。1995 年，琳达塞泽尔(Linda Seizer)
解读了小说中涉及的种族和家庭问题[6]。 

正如名字所表现的一样，“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融合理论，生态主义中的人类

中心主义和女性主义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具有本质上的共通之处。生态女性主义兴起于 20世纪 70年代末，

当时正值生态主义运动和欧美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时期。学者们将人与自然视作一个有机整体，而女性

与自然本身存在密切联系，因而他们指出“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主宰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7]。女

性同自然一样，是二元对立关系中的他者。“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人类社会中的遭遇正如自然母亲在

人类社会中的遭遇一样，充满了父权文化的压迫和暴虐，于是很快把自然生态问题自觉地纳入自己的批

评范围。西方的生态运动和女权运动共同催生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8]”因而生态女性主义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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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批评的重要分支，被称为女性主义发展的第三次浪潮，是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生态环境运动深度融合的

产物”[9]。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父权制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积极主张建立一个两性平

等、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社会。小说《紫颜色》中女性常常将自身与自然联系起来，我们能看到女

性与自然有着紧密联系，她们的地位和处境息息相关，因而本文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女性主义，将从压迫

与沉默、觉醒与反抗、和解与和谐三个层面对小说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和大自然进行解读，本文旨在结合

生态女性主义以探究小说所展现的对两性平等以及生态和谐的美好愿景。 

2. 压迫与沉默 

1) 女性 
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的两个理论之一便是男性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又叫男权主义，是一种社会文

化现象，这种观念认为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占据支配地位，女性则处于从属地位。男女两性之间构成了

二元对立，男性是凌驾在女性之上的主体位置，而女性则是被他者化的客体。这种观念在社会结构、家

庭生活、教育和职业等等领域中都有所展现。 
小说中的许多男性角色，无论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往往都有男性中心的思想。“他看着我。他好

像在看粪土。它还需要衣服？[10]”“萨特还阐发了‘看’的概念：当一个人被看时，他/她就被客体化

了，不再是无限可能的中心。[11]”“粪土”“它”是艾伯特眼中的西丽，她成为了两性关系中被他者化

的客体，西丽不是一个与男性在同层面的人，而沦为了一件物品，一件低贱的物品，因而艾伯特总是随

意地摆布西丽。“他不会喜欢你买红颜色的。看上去太鲜艳活泼了。我们只能挑咖啡色、绛紫颜色，或者

藏青色。[10]”西丽想要和莎格·艾弗里一样穿美丽的红色衣服，但她爱美的欲望被父权社会扼杀，往往

选择沉默，顺从男性。深色调本身就令人感到压抑、沉默、阴暗，这也正映射着她们现实中痛苦的处境。

“男人期望，通过占有一个女人，能够获得有别于满足本能欲望的东西：她是一个他借以征服大自然的、

有特权的客体，[12]”男性将自己的征服欲和占有欲同时投射在自然和女性上。哈波想要妻子索菲亚完全

顺从他，艾伯特给他支招“你得让她们知道谁厉害。狠狠地揍一顿是教训她的最好的办法。”男性想要

掌控女性，让她们对自己言听计从，如果从思想层面无法控制，他们就通过肉体上的折磨让她们屈服。

哈波说“女人才干活嘛。我是个男人。[10]”女性在他的眼中只是一个干活的工具。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

迫让父权社会下的女性处境更加痛苦、艰难和无助。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占据着权威和决策的主导位置，

女性则遭遇了严重的边缘化，她们的声音难以被听见。 
哈波的妻子索菲亚打了市长，白人警长说“她真是个疯女人。[10]”吉尔伯特所著的女性主义文论《阁

楼上的疯女人》对“疯女人”做出了详细地定义和解读。父权社会“要求年轻姑娘做到顺从、谦逊、无

私；提醒每一位女性，她们都应该成为一位天使。[13]”而充满力量、大胆、自私、充满心计的则是“怪

物”，是“疯女人”。女性只应该是一件听话的物品，她们不应有自己的想法和力量，索菲亚拒绝做市长

家的佣人，并通过打架以表达对侮辱自己的人的不满和愤怒，这正与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背道而驰。

她在监狱受尽了肉体上的虐待和折磨，这样一个曾经充满力量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女性最终妥协、屈服，

成为了父权的牺牲品。 
“女性与自然的亲近感源于两者在男权制和人类中心主义下处于受压迫地位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

性又源于两种压迫遵循同一套统治逻辑的事实。[11]”因此二者“同病相怜”，成为了一种命运共同体。

小说中的黑人女性处在父权制社会的压抑下，常常把自己的处境和命运和自然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西

丽写道“我有点怕他的马，[10]”因为艾伯特的马和西丽一样被男性控制着、束缚着，西丽对艾伯特的马

感到害怕是因为她害怕成为像这匹马一样被艾伯特控制的他者化的对象。“女性在精神上亲近自然可以

为女性和自然治愈由父权社会带来的伤害提供一个场所。[14]”在艾伯特揍西丽时，西丽写道“我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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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木头。我对自己说，西丽，你是棵树。我就这样知道了树是怕人的。[10]”西丽把自己和木头、树联

系为一体也许能够在精神上得到短暂的麻痹和喘息。西丽和树一样，是沉默、顺从的，在受到男性的压

迫时就如同树木受到人类的压迫一样，不会反抗，默不作声，任由占据主体地位的男性摆布。“他并不

要老婆，他要的是条狗。[10]”西丽又将自己和狗联系起来，这与刚刚提到的树木也是同样的道理。“树

是怕人的”变相地说明了西丽对男性的惧怕。西丽在信中写道“我宁可下地，伺候牲口，甚至劈柴。[10]”
相对于留在家中，西丽更愿意在地里干活亲近自然，虽然非常劳累，但西丽感到她和自然融为一体，她

们是和谐的。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没有艾伯特对她的种种无理要求，农田、动物成为她暂时逃离压抑的父

权社会的一个庇护所。女性与大自然的天然紧密联系让西丽在亲近自然的时候感到慰藉和放松，她能够

在大自然中汲取继续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不仅美国的黑人女性受到如此窒息的对待，在耐蒂的信中我们也能看到非洲的原始部落里女性也同

样如此。奥林卡村庄里，“丈夫对妻子有生杀权”[10]男性的权力已然到决定女性生死的地步，可见她们

生活在多么窒息的环境里，令人毛骨悚然。小女孩塔西的父亲认为女人不应该接受教育，而是被视作应

该保护的弱势群体。两性的教育严重不平等，女性无法像男性一样扩展知识和眼界，她们受教育的权利

被剥夺，一生都只并被困在小小的一方天地里。在两性关系中，男人“听上一会儿便发号施令。女人说

话的时候他们从来不看她一眼。[10]”可见男性处在完全的主导地位上，做出决策发号命令，而女性的声

音从来都不重要，甚至听不见她们的声音。在未来发展方面，男性不允许女性踏足外界，女性生活的内

容只有干活、男人和孩子，她们无法成为独立的个体。 
2) 自然 
生态女性主义本身便是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分支，因而它的生态观与生态批评是一致的，其所批驳

和反对的正是人类中心主义。杨倩，盛辉，李永峰，李彧(2017)解释了人类中心实际上就是指人类在自然

万事万物中处于主体地位，且只有人类才能成为自然价值的主体，人类的所有需要都是合情合理的，绝

对化地立足于人类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自然只能处于弱势被动的地位[15]。因而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

愈发尖锐，生态环境的恶化迫使人类反思自身，生态主义应运而生，生态女性主义的生态观正是融合了

这个理论。 
耐蒂传教的地方在非洲奥林卡村庄，这里所有的房屋都是用一种特别的树叶当做屋顶，这个地方曾

经种着各类庄稼和用于屋顶的树叶，收成都很好。可是那时的酋长想多种多收以用剩余的收成去跟沿海

的白人做买卖，他占的公共土地越来越多，种着屋顶树叶的田地都被他开荒种上了庄稼。他们一味地追

求获取自身的短时利益，并未考虑过未来屋顶树叶减产的后果，这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行为。对农

田的开垦只要满足村民能够饱腹即可，但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过度开垦荒地种庄稼，不仅无视了天然植

物对土地的保护，也忽略了屋顶树叶对他们基本生存的保障。奥林卡村庄的生态环境中的人为痕迹愈发

浓重，人类以自我为中心不断侵占着处在客体的自然。奥林卡村民自身利益的实现是建立在牺牲自然，

过度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受到压迫的自然和被男性压迫的女性一样，是沉默的，被动的，弱势的。 
几年后奥林卡村庄的生态环境终于恢复，可惜好景不长，成百上千个像奥林卡一样的村子甚至周围

所有的土地都被归为一个英国的橡胶制造商所有，村民们无法掌控自己的生存之地了。制造商将修筑着

穿过村子中心的柏油路，并且威逼他们清除道路两边的树林和庄稼，全部改种橡胶树。“古老参天的桉

树和其他各种树木、猎物以及树林里的一切都被砍倒杀死，土地被迫休种。[10]”英国制造商为了一己私

利，为了能够多种橡胶树牟取暴利，他们不仅不顾所占土地的原始住民的意愿和生存状况，也不顾大自

然的生态平衡。原住民们没有可以与英国人抗衡的武器和军队，因而他们和周围的大自然一样成为了二

元对立中被他者化的客体，软弱被动，又无能为力。村民们被逼迫着搬迁到贫瘠的土地上，他们就像被

英国人挖掉的屋顶树叶一样，再也没有根。他们没有力量反抗，只能选择妥协，受强势的英国人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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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橡胶制造商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以主导地位的姿态，利用先进的武器和军队压制弱势的原住民和

大自然，对他们造成了深深的难以愈合的伤害。 

3. 觉醒与反抗 

1) 女性 
“康比河公社(Cambahee River Collective) 1977 年发表的《康比河公社宣言》(Cambahee River Collec-

tive Statement)是历史上一份重要的黑人女性主义声明，它直接指出：黑人女性的生活结构是多层次的，

其所受的压迫不仅建立在种族和性别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阶级、年龄和性倾向的基础上。[11]”即使黑

人女性相比其他女性的处境更加艰难，她们也未放弃为自己拼出一条自救的道路。小说中的女性并未选

择一直沉默，她们各自选择了一条反抗父权社会的道路。在西丽自我觉醒的道路上，除了自身的逐步觉

醒，她所接触到的几位女性也给她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为她反抗父权社会、塑造独立自我提供了思想层

面的引导和帮助。 
首先是西丽的妹妹耐蒂，是影响西丽最深的女性，她为西丽的自我觉醒之路注入了强劲持久的第一

股力量。耐蒂还未出走时对西丽说“别让他们摆布你……你得让他们知道谁占着上风……你得斗争。你

得斗争。[10]”耐蒂认为女性不应该是男性的附属品，她希望西丽不要一味地忍受艾伯特的摆布和控制。

即使身处父权社会的大环境，她多次向西丽强调“你得斗争”，拥有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意识以及敢于

斗争的勇气，西丽才能真正付诸行动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除此之外，耐蒂“坚持教西丽懂

得天下发生的一切。[10]”耐蒂非常好学，她明白只有努力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才能变得更强大，一点点挣

脱女性身上的种种枷锁。因此她希望西丽也能够增长见识，对外界和自我都有更清晰的了解，知识和眼

界同样也是女性反抗的基础。 
除了这些简单的口头交流之外，耐蒂的影响还体现在她写给西丽的 22 封信中。即便西丽在相隔了很

多年后才得以知晓这些信件，它们带给西丽的震撼也足以让她下定决心做出改变，向命运抗争。耐蒂在

信中向西丽详细地介绍了非洲的模样，她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白人和黑人，以及她的传教等经历。耐蒂告

诉西丽非洲是所有黑人的故乡，让西丽知道了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根源在何处，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而当

一个人有了根便会更加勇敢。西丽在耐蒂的信中见到了从未触及的，更广袤的世界，鲜活的人们，她一

面明白了自己的无知，一面这也激发了她与外界建立联系，探求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和欲望。耐蒂还在信

中直接向西丽呐喊“我们跟非洲人一样都是黑人，我们和非洲人将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振奋世界各

地的黑人。[10]”让西丽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许多黑人与自己有着同样的处境和遭遇，这样伟大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让她明白只有自己能够真正解救自己，她不再懦弱，奋起反抗；她不再选择沉默，大声地说出自

己内心的声音，向命运抗争。 
第二位是索菲亚。索菲亚不会因为男性在场而中断自己的讲话，这一行为便表明索菲亚在言语交流

中为自己争取主动权和主导地位，努力尝试在言语交流中站在与男性平等的位置上，努力发出属于女性

的声音，让女性的声音被听见。索菲亚对西丽说“我这辈子一直得跟别人打架。我得跟我爸爸打。我得

跟我兄弟打。我得跟我的堂兄弟、我的叔伯打。在以男人为主的家庭里女孩子很不安全。[10]”索菲亚在

肉体上反抗男性的压迫和控制，因为她知道女性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到伤害不受到侵犯。“她想

怎么做就怎么做，从来不理会我。[10]”索菲亚无论是在言语还是行为上都有自己的想法，她有着掌控自

己生活的意识并通过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维系自己的安全和地位。索菲亚的勇敢影响着西丽：西丽对自

己曾建议哈波把索菲亚揍一顿而感到愧疚和抱歉；西丽和索菲亚一起讨论着应该把艾伯特的脑袋打开花，

这些都暗示着西丽不再一味地忍让沉默，她一点点打开心扉，寻找深处真实的自我。 
第三位是莎格·艾弗里。作为一个女星，她比西丽身边任何一个女性都更加独立、闪耀、率真、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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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活泼热情，莎格本身的形象就能给西丽带来足够的冲击力。虽然同为黑人女性，但她们仿佛是两个

世界的人。莎格的言行举止在许多人看来是放荡不羁的，严重违背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但事实

上莎格只是跟随自己的内心而活，活出了女性本该有的模样。莎格会关注西丽的存在和想法，因为莎格，

西丽不再像最初透明人一般，她开始被看到，被听到。当莎格准备去哈波的酒吧唱歌时，她拒绝了艾伯

特的阻拦，要求西丽一同前去。这不仅是她对女性规训的拒绝，给西丽树立榜样的同时也给她提供了一

次以西丽本人而不是艾伯特家属的身份参与公共活动，被外界看到听到的机会。不仅如此，莎格还特意

创作并现场演唱了一首专门写给西丽的歌——《西丽小姐之歌》，西丽写道“这是头一回有人用我的名

字作标题，写歌曲。[10]”这是西丽自我觉醒的道路上一个小小的转折点，莎格用这首歌唤醒了西丽作为

一个独立女性的主体意识，莎格在提醒西丽，她不是男性的也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她是一个独立的，

名为“西丽”的个体，她只属于她自己，这直接增强了西丽对于自己身份的清醒认知和认同感。 
受到朋友们的影响，西丽走上了自我觉醒和反抗的道路。55 封信后，西丽不再给上帝写信，转而给

妹妹耐蒂写信。她写道，“我一直向他祈祷、给他写信的那个上帝是个男人。他干的事和所有我认识的

男人一样，他无聊、健忘、卑鄙……上帝根本不想。他就是坐在那儿，我猜，以耳聋为光荣。[10]”西丽

对上帝提出了质疑，西丽发现上帝和周围的男人同样听不见女性的声音，也不会尊重和帮助女性。西丽

对上帝的亵渎和放弃是她长久以来压抑的生活的爆发，她幡然醒悟，男性包括上帝不会帮助她走出泥潭，

只有她自己能够解救自己。西丽大声说出了她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情感：她的痛苦和压抑都来自于男性，

她恨所有把自己拖入如此境地的男性，她想要反抗想要摆脱这一切为自己而活。这是西丽迈出觉醒和反

抗的第一大步，古人云“万事开头难”，但一旦走出了第一步，西丽身上的枷锁就开始崩塌、一个独立的

鲜活的女性开始浮现。莎格告诉西丽“你眼睛里没有了男人，你才能看到一切。[10]”男性总是认为自己

是女性生活的全部和中心，他们压抑女性的欲望、好奇心。当西丽按照莎格的方法看待世界时，艾伯特

的形象慢慢淡化，西丽的主体意识慢慢增强，她意识到这个世界很大很美，同时她也慢慢化解着男性带

来的伤害。所以西丽能够直接与艾伯特抗衡，站在与他平等的位置上反驳他咒骂他“就是你这个卑鄙的

混蛋，我现在该离开你去创造新世界了。你死了我最高兴。我可以拿你的尸体当蹭鞋的垫子。[10]”西丽

向艾伯特直接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态度，女性眼中男性中心地位的弱化和消失意味着女性自身的强大

和独立。“我的话好像是从树林里来的，源源不断。[10]”女性与自然紧密相连命运与共，从压迫中解放

的女性意味着同样解放的大自然也会给予女性以力量进行反抗。 
在西丽自我觉醒和反抗的道路上，她不仅自助同时也在帮助其他女性开始勇敢地将独立思想传递给

仍然还在沉默、压抑自己的女性。西丽告诉玛丽“你要让哈波叫你的真名，我说，那样的话，也许他即使

有烦恼也已看得见你的。[10]”因为“吱吱叫”是无法被人看见的，它指代的只是一个哈波想要的完全顺

从他的东西，“玛丽·阿格纽斯”才是真正的她自己，西丽想要玛丽知道如果女性想要恢复自己的独立

性，让自己和他人记住自己的名字便是首先迈出的一小步，先尊重自己爱自己别人才会尊重你，爱你。 
2) 自然 
奥林卡村庄被人们过度开垦和利用的自然并不会一直保持沉默，大自然也会积蓄自身的力量报复人

类，以控诉人类对它的伤害。奥林卡村庄进入雨季后，持续六个月的暴雨把所有的屋顶都打坏了，这时

人们才惊恐地发现自古以来生长着屋顶树叶的地方都被木薯、花生等粮作物取代。大自然用暴雨惩罚和

报复轻视自己的人类，“天上下小米大小的冰凉的石子，把男女老少打得生疼，使他们发烧得热病。小

孩先得病，接着父母也病倒。村里开始死人。到雨季结束时，全村的人死了一半以上。[10]”奥林卡村庄

的人们不仅失去了基本的庇护所，他们还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接受大自然的惩罚。这些惩罚都是他们从

前不顾生态平衡和自身长远生存必须付出的波及生命的惨痛代价，不顾生态平衡，为一己私欲而无节制

的破坏自然环境的人必将遭到自然的反噬。当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被人类打破，那么就必须人类为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4061


李子玄 
 

 

DOI: 10.12677/wls.2025.134061 429 世界文学研究 
 

此付出代价，直至恢复两者的平衡。 
后来被英国橡胶制造商侵占的奥林卡村庄“食物所剩无几，因为往年这时候长满蔬菜的园子有不少

都给破坏了。[10]”受到伤害的大自然粮食减产，让生活在这的人们难以正常的生活，连最基本的饱腹都

困难。不仅如此，奥林卡人用来预防疟疾的甘薯被罐头和奶粉替代，他们的免疫力极速下降，然后生病，

死亡。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将对自然的伤害反噬到人类自身上。 

4. 和解与和谐 

1) 女性 
生态女性主义“倡导一种关怀、互惠和公正的价值理念。在这里，生态女性土义主张以相互依赖和

联系的关系取代以往长期存在的等级关系模式，要求坚决解除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等级关系，反对各个

领域所存在的一切歧视。[16]”生态女性主义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无论是在两性之间还是人与自然之间都

和谐、平等的美好社会。小说中的几位女主角大都摆脱了父权制的束缚，过上了自由快乐的生活。 
西丽决心离开艾伯特回到家乡时，她写道“我们的汽车一拐进小巷就发现到处都是绿色……沿着大

路都是百合花、长寿花、郁金香和各种各样早春的小野花。我们发现小鸟沿着矮树篱飞上飞下，叽叽喳

喳唱个不停，矮树上也开着小黄花，发出一股像五叶地锦的香味……可我真觉得那儿的太阳对我们特别

好，照得我们暖洋洋的。[10]”西丽眼中的景色一片美好，她就像她所看到的感受到的春日的花朵和小鸟

一样，是自由快乐的，重新焕发着生命力和活力。西丽逐渐发掘了自己制作衣服的技能，成为了一个裁

缝并且拥有了一家自己的店，她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养活自己，过上了自由且独立的生活。西丽为自

己而活，她所拥有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她用自己的双手挣来的，都完全地属于她自己，即使没有那么富有，

但西丽能够完全掌控她自己的人生，她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事实证明，离

开了男人的西丽发现了自己身上蕴藏着的巨大潜能，女性不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能够能够大放光彩。 
故事末尾，艾伯特向西丽承认了自己大男子主义的错误，他向西丽道歉从未注意到考虑过她的处境

和感受。当两性不再针锋相对，双方友好相处，艾伯特懂得了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相互的，也知道了曾

经西丽的苦衷，而现在的西丽和莎格一样独立自强，“她们总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打不倒也压不垮。[10]”
最终他们二人达成了和解。他们俩甚至“一块坐着做针线活，聊天，抽烟斗。[10]”他们还一起聊了许多

非洲的事情。男性和女性待在一起做着同样的事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达到了生态女性主义所致力

于的两性平等的程度。 
莎格向西丽讲述自己摆脱白人上帝的束缚“第一步是我在树木中发现了生命力；后来我在空气中发

现了生命力；后来在鸟身上；再后来是在别人身上……我觉得我是万物的一部分，不是跟万物毫无关系

的、割裂的东西。我知道如果我砍一棵树的话，我的胳臂也会流血。[10]”从这段话我们能看到女性与自

然之间紧密的联系，莎格将自己完全地融入大自然：树木、空气、鸟儿都与她产生共鸣，她珍惜自然，热

爱自然就如同她珍惜自己的生命一般。女性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两者相互交融，成为命运的共同体。

女性与自然自由美好，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致力于将女性和自然从父权制和人类中心主义下解救出来

的目标。 
耐蒂和塞缪尔结婚了，他们夫妻二人共同为解放和非洲人民的困难而做出努力，献出他们的一份力

量；索菲亚在西丽的店里当营业员；玛丽到北方找到了一份唱歌的工作，她如今也能靠自己的能力过上

自由的生活；非洲奥林卡村庄的塔希和西丽的儿子亚当在一起了，亚当为了塔希也去接受了文面，并向

她保证在美国一定与她同生死共患难，多么平等美好的爱情啊。故事的最终耐蒂和西丽终于团聚，所有

人都聚在一起，小说拥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生态女性主义一直致力于构建的两性平等，生态和谐的

图景也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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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 
“人类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天然就是一个命运与共的整体，[11]”二者本应是和谐、平

等的关系。被大自然惩罚的奥林卡的村民们幡然醒悟，明白了人类不能仅凭一己私欲而随意地侵占和利

用自然，而应该学会和自然和谐共存，互惠互利。用五年的时间让屋顶树叶再次变得茂盛，并把破坏自

然的酋长赶出了村子。“终于有一天，所有的屋顶又都用屋顶树叶铺起来了。那一天，全村人热烈庆祝，

又唱又跳，讲屋顶树叶的故事。屋顶树叶成了他们崇拜的东西。[10]”村民们还为屋顶树叶设立了特别的

仪式，“人们弯腰匍匐，迎接它。[10]”从他们对屋顶树叶的重视和崇拜，我们能看到奥林卡的村民们尊

重自然，热爱自然。他们说：“我们知道屋顶树叶不是耶稣基督，但它虽然微不足道，作用却极大，难道

不像上帝？”[10]经历了一次惨痛的劫难，村民们通过血的教训明白了人和自然并非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对自然进行一味地索取只会落得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自然受到伤害的同时人类也会

遭到反噬。人类只有将自然视为与自身平等的存在，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善待自然，在合理的范围内

利用自然，才能真正造福双方，这样人和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才能逐步消除，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

美好愿景。 
小说中不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房子的四周到处都是开满花的树，到处都爬满百合花、

长寿花、蔷薇花。从全县各处飞往城里的小鸟不断地停在树上歇歇脚。[10]”奥林卡村庄的女人们“对天

地唱歌，也对木薯和花生唱歌，既有爱情歌曲，也有表示永别的歌曲。[10]”从这些描写中我们能看到人

与自然平等相处，和谐美好的画面，字里行间也透露着作家沃克本人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耐蒂在信中

描写了非洲的灌木林“除了树还是树，到处是树。而且是大树。大得好像是造出来的。还有蔓藤、蕨草、

小动物、青蛙。[10]”可见非洲的自然生态没有遭到人为的过度破坏和利用，动物和植物仍然保持着原始

的状态，而耐蒂对这样的生态环境感到震撼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大自然是能够保持充满生机的同时与人

类和谐共存。人们对自然的利用仅仅停留在能够饱腹的合理范围内，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希望看到的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画面。 

5. 结论 

小说《紫颜色》中的女性和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二者都深受父权制的压迫，女性在受压迫时常常

把自己与沉默、被动的大自然联系在一起。但无论是女性还是大自然并未选择一直沉默和忍耐，而是一

步步走上了自我觉醒与反抗的道路。特别是女主角西丽，从周围的女性朋友对她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引

导，到她自身内化的完成，她一点点觉醒。西丽离开艾伯特，依靠自己做衣服的技能过上了独立自由的

生活，成功地摆脱了父权制对女性的规训和束缚，并慢慢地治愈了曾经的伤疤。故事最终，黑人女性一

步步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立生活方式，自然也重新收获了人类的敬重和爱护，逐步与人类和谐共存。这些

正展现了作家艾丽斯·沃克深刻的两性平等意识和生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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